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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帖

拾味集

国庆节前几天，高叔打来电话问，小熊，国庆长

假有时间来山里靠（玩)么？我说，这几天您家里开的

民宿肯定忙得很，我就不来凑热闹了。他用不容推

辞的语气说，那就国庆后找个礼拜天来！我说，我不

但会来，还要带一群文朋诗友来采风呢。他立时高

兴了，连连说“欢迎欢迎”！

高叔名叫高海龙，今年 74 岁，与我岳父年纪相

仿。他中等身材，身板硬实，走路生风。巧合的是，

他和我岳父当年还是高中同班同学，在那个年代算

是有文化的“秀才”。1969 年，村里小学师资缺乏，高

叔被推选为民办教师。后来，又被乡里抽到海南岛

开展杂交水稻育种。尔后，乡里又推荐他做了村干

部，在村支书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16 年。高叔有时感

叹命运弄人——如果一直做着教师，说不定早转了

公办，退休金可丰厚呢。我劝慰他，您现在身体好

就 是 最 大 的 本 钱 最 好 的 回 报 。 他 笑 着 连 声 说“ 是

是是”。

高叔的家风家教令人敬重。夫妻俩勤俭持家、

相敬如宾，三个孩子都是高学历，其中两个儿子均在

闲来无事，整理书房，从犄角旮旯里，翻出一只旧

皮包。老家拆迁时，很多零碎的旧东西没舍得扔，便一

股脑儿塞进这皮包里。

皮包里有一本封面泛黄上霉、有年月的“硬面抄”

本子。本子里面夹了一叠各式鞋样。曾经，这些废报

纸或旧年画剪成的鞋样，都是母亲的宝贝。

叠好鞋样，我继续翻看本子。本子里的纸张已经

风干发脆，掀起来哗啦哗啦响。忽然，我看到一些纸上

画了“—”或者“О”的符号，“—”不直，“О”不圆，但力透

纸背，像咬牙切齿画出来的。看着这些密码似的符号，

我的心一紧，像被捶了一下——这是母亲当年的账单。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母亲的账单应该记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距离现在得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前，父

亲作为农村第一代万元户，不声不响没落了。后来，他

像岸上的鱼，折腾过几次，没有成功，索性躺平。有段

时间，他甚至连一块钱的香烟都抽不起了，即便如此，

也不肯弯下身段放下面子找活干。而我，在学校混日

子，成绩不好不坏。这个家，青黄不接，无精打采，重担

全压在母亲肩头。其时，母亲刚四十出头。她养猪养

羊卖菜卖粮维持家用，遇到急难事，比如害病作痛、交

学费等，也向亲戚借钱救急。生活，上气不接下气的。

梅杏村侯家湾有家酒馆，它所在的一条深巷终年都

透着酒香。

寻着酒香走，进巷是一条小路，来喝酒的人越走越

多，渐渐汇成了如织人流。但不管来了多少酒客，酒馆

老板侯爷爷都把他们当成亲人来招待；老板娘侯婆婆围

着干净的围裙，慈眉善目，让酒馆显得干净又温暖。

来酒馆的人通常会要一碗水酒，酒碗是白瓷青花

碗，水酒是青绿色，所以人们称赞这水酒青花秀绿。每

位喝酒人会要一小碟盐酥黄豆下酒。盐酥黄豆上有一

个个小白点，看着就香。盐酥黄豆不多，二三十粒，下一

碗水酒刚够。人们总是喝完最后一口水酒，吃完最后一

粒黄豆，吃得满嘴的豆香酒香，脸上红扑扑地起身，去圩

上做买卖。圩上买东西的人都知道侯爷爷的酒客做生

意诚实爽快，都愿意买他们的东西。酒客也实诚，价钱

格外公道：自己土地里种出来的东西不值钱也要卖掉，

不能让它们烂在地里。于是梅杏村早圩上便有了热闹

的市声——怪不得老人常说，没有好酒馆的圩场走不

远，这是有道理的。

也有在早圩上卖完特产，再来侯爷爷酒馆喝酒的。

他们有时间喝慢酒说闲话，还喜欢听侯爷爷聊天讲古：

“打人一拳，一夜无眠；受人一拳的倒一夜安眠。”“有的

人强迫自己去做一些错事，可能是生活所迫，这类人我

们应该原谅他。”大伙儿听了都觉得有道理。酒客中也

有话桑麻的，还有说媒牵红线的。有人说，儿子都二十

五岁了，这在从前是大龄青年，还没娶亲，每当看到别的

人牵着孙子逛圩就羡慕，旁桌就有人接话，他有一个外

甥女，想找父母忠厚老实、对后代亲，小伙勤劳、善良的

人家。因为是酒店的老客，谁的为人早知晓，不久，就听

到有酒客说，这小伙和这姑娘成了。在山里造十座桥，

不如牵线促成一桩婚姻，侯爷爷酒馆又做了一件善事。

山里一到九月下旬便生秋寒，下着绵绵的冷雨，屋

檐下滴滴答答，很多来梅杏村赶圩卖农产品的人，走了

十几里的山路，虽然头上戴了大斗笠，但雨丝被寒风吹

斜，仍淋了一身湿。侯爷爷酒馆大灶里从早到晚烧着火

温酒，柴烧过了，就落下了一灶鲜红的火炭，侯婆婆便特

意请篾匠师傅做了七八个竹篾火笼，每个火笼里铲满了

红红的炭火。见来了淋湿衣服的酒客，侯婆婆便赶紧招

呼：“快来烘湿衣服，莫要受寒。”炭火烘衣服，热酒暖身

心，酒客就浑身暖烘烘的。

到了傍晚，侯爷爷的酒馆开始卖夜酒。提着锡壶来

沽酒的多是梅杏村的挑夫，二百多斤的担子压了他们一

天，现在卸了担子，晚上就想喝一锡壶水酒活血消除疲

劳。侯爷爷知道这些卖气力的人酒量大，给他们沽酒会

分外多一点。若是冬天，他们会对侯爷爷说：“壶酒遍体

热，尺布遮何处，有钱买酒喝，不用添衣服。”主客双方都

和善地笑。

到了腊月，山村很多人家要酿米酒办婚宴，这时，

他们会专程来请侯爷爷去教家中婆娘酿酒，不是她们

不会酿酒，而是酿不出侯爷爷家酒的味道。侯爷爷教

她们，用隔年的老糯谷在土垄推碾出糙米酿酒，酿酒用

的缸坛要用热水洗两遍，酿酒的水一定要是清澈的甘

泉水。侯爷爷介绍自己的经验，说他酿酒用的是梅杏

村中井每天的第一担井水，这口中井水越取越旺，仿佛

能听到地下甘泉的流动声，用中井水酿酒，它会把甘甜

传给米酒。侯爷爷还说，酿酒的时候，要说些赞美的

话 ，酿 出 的 酒 酿 就 清 甜 ；若 说 怨 气 话 ，酿 出 的 定 是 酸

酒。并再三说，这是他祖上传下的酿酒秘诀，酒糟是能

听懂人话的……

关于侯爷爷酒馆的故事，一时还真说不完，可惜现

在这家酒馆已经不 见 了 ，只 留 下 这 么 一 些 关 于 酒 的

故 事 。

大学当教授；小女儿通过努力考上了当地乡

政府的公务员——他们家堪称十里八村人人

称羡的模范家庭。

后来，高叔卸任村支书。此后的五六年

里，他与高婶应晚辈们之邀马不停蹄奔波于

福州、南昌和高安三地，帮衬儿女，辛苦并快

乐着。高叔的孙辈们也都非常优秀，其中最

出色者是他的外孙乔子，于 2023 年考上清华

大学硕博连读。

我与高叔相识很早。1995 年，我毕业分

配在地处赣西九岭山脉腹地的高安市华林山

乡政府工作，第三年便主动“投笔从农”申请

到高叔所在的东溪村蹲点。很多个夜晚，我

就借住在时任村支书的高叔家。因此，我与

高叔算得上“资深”忘年交。

高叔所在的东溪村地处高安与奉新两县

（市）交界处，有优越的自然人文景观，前来打

卡者络绎不绝，当地很多人家也纷纷开起民

宿。2014 年，高叔借用当地历史上远近闻名

的私家书院“潜园”之名，在祖屋旁新建了一

幢洋房，也开起民宿。次年国庆期间，我便邀

约 20 多位同学，相聚在高叔家，玩得开心、吃

得舒心。

自此，高叔像上了发条一样忙开了：他与

高婶辛勤种菜、养鸡养鸭，诚信经营，用城里

人最向往的农家美味招待四面八方的游客并

结缘，朋友圈日益扩大。偶尔有外籍游客慕

名前来，他乐不可支地把与外宾的合影第一

时间发给我分享，欣喜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高婶告诉我，高叔真是闲不住，作为一名

老党员，他多年来还一直担任村里的义务护

林员。他仗义执言，不徇私情，震慑偷盗木材

毛竹和偷猎野生动物者，为守护村里良好的

自然生态默默地奉献着。

我对高叔的“闲不住”深有体会。近年来，

高叔迷上写作，他饶有兴致地采集、整理流传

民间的神话传说、红色故事，通过各种途径转

变成受众喜爱的图文。高叔还经常把在稿纸

或手机上写好的精彩故事或人生感悟发我，让

我推荐给各级媒体，我乐意为之。

前几天，高叔投给本市的两篇征文双双

获得优秀奖，他快活得合不拢嘴……他说，他

还要继续写，把家乡的美传得更远！

我们那有位姓周的泥瓦匠，脑子活，人缘好，拉起

了一个包工队，给十里八乡的村民建房造屋。母亲托

人说情，谋了个小工的活计。小工也叫壮工，顾名思

义，得身体壮实，有力有劲，主要给瓦工（大工）打下手，

拎灰桶、挑砖头、抬楼板、拌砂浆等，没有技术含量，是

工地上最辛苦的工作。每一份气力都标注好价格，一

天 12元。

做小工，苦累自不必说，特别是夏天，母亲早上四点

不到就起来操持家务，五点前要赶到工地。一天下来，汗

水浸透母亲的衣衫，一条拧不干的毛巾，搭在肩头，尘土、

污渍和晒斑，贴在脸上，像一张脸谱。人又不是铁打的，

有的时候，浑身酸痛，扛不住，母亲也吃止痛片。

到了冬天，即使头上裹着方巾，也挡不住冷风，刀

子一样刮脸。我记得，那时候，母亲的手指开裂了很多

口子，深的、浅的，密密麻麻，毛毛糙糙，像一把刷子。

她把橡皮膏剪成一根根细条，贴在裂口上，缓解疼痛。

晚上，母亲打一盆温热的水，把干裂的手泡在里面，慢

慢地，手像一朵枯萎的花，复活、饱满、红润起来。

幸得母亲体强力壮，踏实又肯干，不磨洋工不耍

滑，包工头和大工都认可。就像以前，在生产队做工，

无论是割稻收麦，插秧挑粑子，母亲是样样不落后，行

行争第一。

忙碌了一天，临睡前，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坐在床

头，从席边下掏出“硬面抄”，拿出铅笔，狠狠地画上一个

“—”或者“О”——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用笔不知轻

重，她认为必须和做工一样用劲，才能刻下这个符号——

“—”代表今天做了半天工，“О”代表做满一天。

“半天、一天、一天……”每到月底，母亲总要盘盘

账，给自己结个工，她掐着指头数，翻来覆去地数。有

时，倘若从包工头那预支个三百两百的，她都用铅笔涂

去相应的“—”和“О”。

有一年，临近春节，包工头照例要盘账付工资，母

亲揣着一沓钞票回来了。“我总觉得不对头，去前，我算

好账的，怎么就少付我一天半的工钱呢？”坐在床前，母

亲把“—”和“О”从头至尾又数了一遍。“还真少了一天

半工钱。”母亲喃喃自语，算了吧，明年还要做的。

多年之后，我拿着从旧皮包里翻出的“硬面抄”，掀

开，指着“—”和“О”这些密码似的符号，问母亲：“妈，这

是什么啊？”母亲抓着本子，离得远远地，眯起眼睛：“啊

呀，这是我以前做小工记的账呀，还留着啊？”

“ 当 然 得 留 着 。 现 在 ，这 可 成 了 我 的 账 单 啦 。”

我回答。

在秋天，遇新米上市，总要买上几斤，捧在

手里，心里便踏实。

这米刚从机子里出来，还温温的。摊在竹

匾里，白得温润，不是那种僵僵的白。仔细瞧，

每粒米腰上都有个浅黄的斑点，像小雏鸡的

喙。阳光斜斜地照过来，米粒边缘透亮，仿佛

还凝着夜里的露水，蓄着前晌的阳光。

这哪里是米，分明是土地里酿出的玉。

这“玉”的来历，我是知道的。

小时候随外婆下田，五六月的水田，秧苗

绿得泼辣。外婆赤脚踩进去，泥浆便温柔地裹

住她的脚踝。她弯腰拔草，背弓着，汗珠子沿

着深深的脊沟往下淌，“嗒”的一声落在水里，

轻得几乎听不见。

后来读《诗经》，“丰年多黍多稌”，眼前便

不由浮起外婆劳作时弓着的背。古诗云，“粒

粒皆辛苦”，这“辛苦”二字，说起来也太轻易

了。追溯米的前世，它不单是腰酸背痛，更是

人与天商量着过日子，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

几天不休的干热风，都能让这商量落空。所以

古人惜字如金，农人惜米如命，惜的都是这份

不容易。

现在很多的米，打得干干净净，外表也白

白净净的，装在真空袋里，米香便渐渐地淡

了。我们离泥土远了，离那种带着水汽的绿、

混着汗味的黑也远了。食堂的泔水桶、宴席的

剩饭、外卖盒里那半碗米饭，丢的不只是吃食，

是种田人念想中的风调雨顺，也是他们弯腰种

地的身影。

其实惜粮不必大道理。在秋天，买上散发

着香气的新米，淘米时，指尖能感到米的坚实；

煮饭时，蒸汽顶着锅盖“噗噗”地响；吃饭时，慢

慢嚼，嚼出阳光的味道，一种叫“收获”的踏实

感便足以抚平很多慌急的心。记得我外婆熬

的新米粥最好，文火慢炖，米油凝成一层薄

膜。她常说：“喝碗粥，肚里有底，心里不慌。”

真是这样，粥下肚，整个人都稳当了。

前些日子去乡下，看见乡人在夕阳里扬

谷。金黄的谷粒在空中散开，又落下，沙沙地

响。那声音沉稳得很，像是大地在吐纳。

夜深了，村里如今也是灯火通明。可再亮

的电灯，也远不如田里的月光。那一片片静静

的稻田，才是人间的根本。我们走得再远，飞

得再高，终究要回到这一碗米饭上来。

饭香飘起来时，是土地在说话。我们把碗

吃得干干净净，便是最好的应答。

秋风起，又闻桂花香。

傍晚，沿着小区走了短短一程，那香气便不由分

说地扑鼻而来。我停下脚步，闭上眼，任由这熟悉的

气味将我包裹。时光闸门，就在这一瞬间，被这沁人

心脾的香，轰然冲开。

我的童年，是浸在这样一种香气里的。村头那棵

老桂花树，谁也不晓得它究竟活了多少岁，枝叶蓊蓊

郁郁地撑开，像一把擎天的碧绿巨伞。夏日里，它投

下的一地阴凉，便是我们最好的嬉戏场。入了秋，那

便是它的主场了。细细碎碎的金色小花，那醉人的香

气，像是一种来自天地间的、最纯粹的甘醴，夜以继日

地流淌着，将整个村子都泡得酥软、安详。

初二那年，教语文的邓惠珍老师病了，咳得厉害，

夜里总睡不着。老郎中给她开了个方子，里面有一味

药，便是桂花树皮，要向阳那一面的。但一下子难寻

这味药，我获知后，心里便有了数。

邓老师是从城里来的，说话温温柔柔，眼睛又大

又亮，仿佛会说话，我们都很喜欢听她讲课，她教我们

念“桂花浮玉，正月满天街”，我们虽不懂，却觉得由她

念出来，真是好听极了。

放学后，我几乎是跑着冲到村头的。仰头望着那

粗壮的树干，心里却犯了难。不怎么敢爬树的我，也

不知哪来的勇气，带上柴刀抱着树干便往上爬。树皮

粗糙，磨得手心生疼，膝盖也火辣辣的，可一想到邓老

师苍白的脸，便什么也顾不上了。好不容易爬到分枝

处，寻到那块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树皮，我用刀小心翼

翼地划着，剥下一小块。那树皮内里是湿润的，带着

一股清冽的、近乎苦味的草木气息，与桂花的甜香混

在一起，散发出一种奇特的、令人心安的味道。

我将那树皮用塑料袋包好，像捧着什么稀世珍

宝，轻轻地放到邓老师的手上。她拿起那包树皮，望

了望，又低头闻了闻，便笑了，眼角亮晶晶的，像是噙

着泪。那一刻，整个秋天的风，仿佛都是暖的。那药

的效力究竟如何，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后来邓老师

的咳嗽果然好了。这个故事，高中时代我曾写过，以

《桂花飘香的时节》发表在《中学时代》，那是我第一次

在全国性的知名杂志发表文章，当我再一次忆起，仿

佛一切还在昨天——邓老师，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一

切还好吗？

然而，这棵慈祥的老树，也见证过我父亲最狼狈、

最艰辛的时刻。听母亲说，有一年秋天的傍晚，父亲

赶着牛车，载着满满一板车刚从田里收上来的稻谷，

走在这条老桂花树下的土路上。父亲不停地吆喝着

老牛，紧紧跟在车旁。许是车辙太深，许是车轮磕到

了石头，行至桂花树下时，车身猛地一歪，竟整个儿翻

了！一袋袋稻谷翻下牛车，撒了一地，父亲也被沉重

的车辕压住了腿。

直到今天我还可以想象出父亲因痛苦而扭曲的

脸，幸亏路过的村民及时帮他推开压在腿上的重物，并

送到医院救治。后来，父亲的腿伤养好了，但落下了阴

雨天便酸痛的毛病，可他从不在我们面前哼一声。他

和母亲，就像两头不知疲倦的老牛，拉着我们这个家，

在土地上艰难前行。我和哥哥的学费，那一张张浸着

汗水的钞票，便是从这土地里，从他们日渐佝偻的身躯

里，一分一分地挤压出来的。那辆翻倒的牛车，父亲那

张强忍疼痛的脸，成了我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和哥哥总算没有辜负那辆翻倒的牛车，先后考

上了大学。今年秋天，我又一次走到老桂花树下，抚

摸着它粗糙的树皮。花香如旧，我却品出了不同的滋

味。它既有邓老师给予的知识的甘甜，更有父亲汗水

里的生活的咸涩。

父亲是在十三年前的那个春天，被食道癌带走

的。他走前，已消瘦得脱了形，连喝口水都成了煎

熬。他走后，我一度有些怕闻桂花香。总觉得那香气

里，藏着一根看不见的刺，一闻到，心就猛地一缩，那

翻倒的牛车记忆，便清晰地浮现出来。

直到这些年，我自己也上了年纪，方才渐渐释

然。生命不就是这样的传递吗？邓老师将知识与温

柔传递给我们，父亲将坚忍与责任传递给我们。他们

终将老去，如秋日的桂花，终会凋零。但那味香，却沉

淀了下来，融入我们的血脉。

我又一次深深地呼吸。今夜，这弥漫天地间的香

气，温柔地包裹着我，也包裹着每一个像我一样在尘

世里奔走的孩子。

又闻桂花香
□ 丁够生

闲话铺

高叔闲不住
□ 熊晓原

新米滋味长
□ 陈梓岩

我有次在湖北松滋喝了顿早酒，不小心发了朋友

圈，可算是捅了马蜂窝，几个监利的老朋友电话立马

“追杀”过来，嗓门儿亮得跟开了扩音器似的：“李哥！

跑松滋克（去）喝早酒？那都是我们监利‘玩’剩下的！

你来，让你见识哈么子（什么）叫正宗！”

好家伙，这邀请硬核霸气，惹得我心痒痒的。回头

还真翻了翻资料，嘿，监利的早酒果然不是吹的，在明

清那会儿就跟着长江码头一起“发家”了，县志上白纸

黑字写着“卯时酒肆已沸”，那是纤夫们上工前的“号子

酒”。这说法，瞬间让我觉得上次在松滋喝的只能算

“学前班体验”。

正琢磨着啥时候去体验一下，机会它自己就拍着

翅膀来了。潜江的武哥来电话说是要请我吃“今年最

后一批收笼虾”，这名头，听着就透着一股子压轴登场

的金贵。

到了潜江武哥家，长沙的兄弟西哥也带人赶到了，

一屋子人吹牛打雀，茶水灌了个饱。武哥大手一挥：

“走，吃饭去！”

到了地方一看，我滴个乖乖！这哪是吃饭？分明

是给龙虾开了个会！一桌十二个人，除了几个潜江本

地的硬菜像甲鱼、江鳜、藕夹什么的在那儿当“配角”，

其他的，全是虾！清蒸的、蒜蓉的、油焖的、卤水的……

二十多盘，摆得跟龙门阵似的。

我这人，对虾感情一般。可那帮兄弟，特别是长沙

西哥，直接开启了“埋头苦干”模式。只见他十指翻飞，

面前的虾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堆起，最后竟跟他坐着

的身高差不多！他还振振有词：“来潜江不吃虾，那是

白瞎！再啃虾钳？那是侮辱潜江！”得，他倒是过足了

瘾，可叹那条三斤多的江鳜，几乎全进了我一人的肚

子。散席时，桌上的“虾兵虾将”还剩一大半，武哥豪气

地一摆手，送我们回了宾馆，还叮嘱明早九点来接我们

吃现炒码子粉。

我连连摆手，像桌子上推开酒瓶一样：“可别！明

儿个一早五点半，我们就闪人！”

“这么早？去哪儿？”

我神秘一笑：“去监利，喝早酒，圆我的早酒梦！”

第二天天没亮，我俩就奔上了高速。潜江到监利，

个把小时车程，六点半，我们准时摸到了监利朋友推荐

的早酒店。这次我没敢声张，怕一吱声就被热情的监

利老友们“扣下”，今天就回不了家了。

原以为我们算是早起的鸟儿，到那一看，好家伙，

人 行 道 上 十 几 张 小 矮 桌 坐 得 满 满 当 当 ，居 然 还 要 排

队！这阵仗，比过年的菜场还火爆。

排队时，我溜到厨房点了菜：卤猪肠、柴鱼、豆腐丸

子、牛腩。店里菜式不算花哨，透着股实在。那柴鱼和

黄鳝都是现杀，老师傅手起刀落，利索得很。卤好的猪

肠、牛腩油光锃亮，看着就让人口水直咽。

等菜端上来，我傻眼了。卤菜没问题，可那柴鱼，血

淋淋的，分明是生的！这大清早的，让我学野人吃刺身？

正当我犯嘀咕时，一位大姐端着几个小瓷盘，“唰”

一下铺在桌上。接着，她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瓶红色液

体酒精，往瓷盘里倒了半盘，然后把装着蘸料的小土碗

坐上去，掏出点火枪——“嗤”！一簇蓝色火苗瞬间蹿

起，包裹着那个小土碗。

我 心 头 一 紧 ，下 意 识 往 后 一 躲 ，赶 紧 拉 住 大

姐 ：“ 姐 ，这 碗 不 会 烧 炸 了 吧 ？”

大姐哈哈一笑说：“放心吃！我 们 都 烧 了 几 十

年 了 ！”

我这才将信将疑地坐稳。看着那蓝色火焰舔着碗

底，里面的蘸料咕嘟咕嘟地开始冒泡，一股混合着辛辣

与酱香的浓郁气味弥漫开来。我们学着旁边桌的老

饕，夹起生柴鱼片、卤肥肠，在沸腾的蘸水里那么一涮

——哎哟喂！那滋味，绝了！鱼片嫩滑，肥肠脆弹，裹

上那热乎滚烫的酱汁，鲜香麻辣在嘴里一下子炸开，瞬

间打通了任督二脉！

同行的朋友不习惯早上喝酒，我俩便以茶代酒，装

模作样喝起来。习惯了早上喝汤吃面的肠胃，面对这

一大早的全荤宴，到底还是有点扛不住。赶紧又加了

份素面，浇上那煮啥都香的灵魂汤底，稀里呼噜下肚，

这才算是圆满。

酒足饭饱，拍拍肚皮，摸出手机咔嚓几张，算是到

此一游的凭证。

得，这趟监利早酒，总算喝进肚了。江湖传说，果

然不一般！

喝早酒
□ 李小平

老妈的账单
□ 木 鱼

侯爷爷酒馆
□ 侯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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